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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在台湾生活的香港作家梁莉姿，认识一名香港阿姨，她本来跟一群港人在台北一起住，彼此当街坊邻

关心台湾政治、不知从何说起香港，他们在不安中开展真正的生活

关心台湾不是因为“确定能待下来”，也不是“为了待下来”才做，而是“因为想在这里待下去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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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。最近，她却搬到别的县市，说因为“受不了（在台）香港人现在的怨气”。

阿姨跟梁莉姿说，一开始社区里的在台港人会互相扶持、帮忙，甚至一起计划、讨论大家拿到身分证之后

要做什么。两三年的时间过去，有些港人终于拿到身分证，但许多人的身份证仍然遥遥无期，矛盾开始浮

现。阿姨说，她每次到楼下喝咖啡，都会听到邻居说：“听说谁谁谁已经拿到身分证了，他凭什么拿到？”

人们开始互相嫉妒、猜忌，社区的感情也开始恶化。

梁莉姿在新小说集《树的忧郁》中有一篇作品〈树的忧郁（下）〉，正正描写了——“取得身分与滞留者分

作两堤，阶级显现”，许多人“受不了组里紧张气氛，日子过得不舒畅，宁愿搬走”。

不安与怨念累积起来，足以拆散社区——即使是由港人自己建立起来的社区。她觉得，“当人们面对一个大

的体制，却无法好好表达自己的心情时，有时就会把矛头对准身边的人”。


自2019年反修例运动后，不少人离开香港，选择在台湾落地。碍于台湾的法规，这其中许多人还没有拿到

身分证，甚至也不确定自己最终是否能取得公民身分。在正式成为公民之前，他们正各自用自己的方式，

尝试同步关心台湾和香港两地的社会议题。但是，种种制度、人际网络、身在异地衍生的自我质疑，以及

看不见尽头的等待，正一再拉扯他们的步伐。



2022年5月30日，台北。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
在台湾长出生活的重心 


今年20岁出头，以“专案”身分移居台湾的Connie，并不像Ginny般以学生的签证入境。她在香港有被捕、

被检控的风险，因此先以其他身分仓促入境，之后获准接受庇护。

最初，她对台湾的议题没有兴趣，“那时还会觉得自己还在香港，只会管关于我生活的事情跟香港的事情，

还不想接受自己搬来另一个地方。”她说。

转变的契机，是因为她的在台香港朋友交了台湾人女朋友，她因此认识一群台湾好友。介绍下，她进入一

个NGO工作。这带给Connie一些重要的改变：她接触到一群关心社会的台湾人，对一些议题也产生兴趣

——她看见同事转贴融合台语、日语、阿美族语创作、台湾乐团珂拉琪的作品，本来只是喜欢音乐本身，

但听着听着，她开始关心台湾语言文化推广、复振的问题；她也因为同事转贴的讯息，才知道原住民族在

台湾受到歧视，逐渐关心原住民族权益。

在参与组织的日子里，她累积了跟一群人一起努力做事的经验，这使她在心理上“整个人变得比较积极”，

更愿意去关心身边的事情。另一方面，她本来只想用心在台湾协助推广香港的议题，但实际认识台湾人之

后，她转念一想：“凭什么人家要关注我的议题，我是不是也要关注别人的议题？”

Connie说，这样的转变，其实对应到了她对台湾想法的转变——一开始，她只是“要找个地方生存”，但现

在，她在台湾长出了自己生活的重心，比较知道每一天生活要怎么规划，台湾因此不只是“生存”的地方。

对她而言，开始关心台湾的议题，是从“在台湾有一群比较亲密的人”开始的。

一年半前，香港人Ginny因为香港的局势选择走到台湾。见面的最初，她聊起自己所在的城市，很自然、

顺口地用两个数字破题，说出所在县市的人口数有几十万，和土地面积有几千平方公里。对她来说，这些

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也未必知道的资讯，却是相当熟悉、可以信手拈来。

今年28岁的她，在台湾某国立大学攻读文学的研究所。刚在台湾落脚时，Ginny本来只是想要融入当地，

找一些活动去玩玩，因此报名了一些吃吃喝喝和手工艺的活动，参与了才知道，这些活动是由一个推广在

地议题的社团主办。她加入了社团的Line群组，收到一些地方政治、文化相关活动的宣传，也看到群组里

很多人也在讨论在地的政治议题，越是了解，才参与了越多。

对她来说，之所以“知道有哪些（台湾）议题可以关心”，是因为这些慢慢建立的人际关系和组织活动，这

也是许多初来乍到的在台港人所依仗、介入当地议题的触发点。Ginny身边有其他香港朋友，也参与了当



地社区营造的组织，与其他居民一起自主地解决社区面对的问题。她也有些朋友参选大楼的管理委员会

——台湾的社区依法须设置管理委员会，负责公共空间管理、执行社区集体规范等。

她许多从香港移居台湾的朋友，本来就都很关心台湾，甚至亲身参与社会事务。他们移居台湾，大多不超

过三年。

在台港人Sam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香港人Sam到台湾之后，也开始关心冤罪救援、警察暴力等司法人权议题，比如2014年324行政院抗争遭

警方强力驱离后，透过司法向涉案警方究责的案件。

他在台湾北部某大学就读社科研究所，到埗初期，在生活大小事上，同样受到在地NGO（非政府组织）的

帮助。稍微安顿下来后，他想更了解这些NGO平常在做什么，于是去参加这些NGO一年一度在立法院旁举

办的“人权市集”，从不同团体设立的一个一个摊位上，了解不同组织关注的主题，比如听到有人做白色恐

怖的历史记忆，有人在做受害者的创伤复原。他之后也参与了不少演讲、展览。

关注司法议题、经常参与人权组织活动的Sam，说认为有人冤罪被关押，或是听到有人因为警察的暴力而

受伤 都是他本来就会想要关心的事——这些事情对他来说很重要 “不会因为明年可能不在台湾就不关



受伤，都是他本来就会想要关心的事 这些事情对他来说很重要， 不会因为明年可能不在台湾就不关

心”。

不论地域，“因为不公义的事情就是不公义。”他说。 
 “好移民”的标签 


Sam另一个关心的议题，是中国与台湾的关系——他说，“我们这些人正是因为中共做的这些事，才来到台

湾”，所以当然会关心。不只是Sam，另一位约30岁的香港人George以“依亲”身分居留，一向对哲学的讨

论有兴趣他一来到台湾，就读了台湾民主运动人士、前台湾总统府资政姚嘉文的《台湾建国论》等书籍，

想要多了解台湾人如何发展出有别于中国的主权论述。

在来台港人组织工作三、四年的香港人Patricia也观察到，对中台关系的关切，是港人社群里的常见现象。

甚至，香港人群组常见的情绪是“为台湾人担心”，害怕台湾人面对中国“太过消极”。她举例，在2022年8

月，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（Nancy Pelosi）访台，中国为此在台湾周边海域军演。当时，台湾社会因为

已经习惯中国的威胁，普遍没有特别的反应。

但是不习惯台湾人的“习以为常”的在台港人，则经常在Line和Telegram的群组里表示忧虑。他们不只忧虑

战争可能发生，更担心台湾人会不会对中国的灰色领域进犯太没有戒心，会不会有“温水煮青蛙”的状况。

一些港人担心，台湾人选举时会不会还是投给“亲中政党”。

Patricia也遇过香港人向她说，与台湾朋友聚餐时，发现朋友选择中国资金背景的海底捞火锅店；这位港人

觉得相当震惊，因此问她：“台湾人好像不那么在乎中资？”

George也观察到类似的现象，他说对于中资渗透的关切，也是许多在台港人常聊到的话题。这与香港

2019年反修例运动过程中，人们开始区分“黄店”、“蓝店”有关，这已经成为大家的习惯。

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220806-taiwan-whats-new-pla-exercises/


在台港人George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在他的经验中，这个区分最常在“选择看哪一个媒体”。他说，身边的港人朋友，见面时经常会互相交换意

见，觉得哪些台湾媒体比较“可信”，哪些则是站在中国政府或资金的立场——不然出去吃饭看电视，看到

不同媒体对于同一事件的报导方式，实在觉得“矛盾太大”。

他说，年轻的香港人特别常讨论这个问题，但老一辈即使不会积极参与讨论，也会来跟年轻一辈“对答

案”，想要知道台湾哪些媒体比较好。他自己不但会跟朋友介绍台湾的深度报导、调查媒体“报导者”，也会

介绍一些从专业立场讨论台湾时事的脸书专页，比如“法律白话文运动”。

不过，这些香港人关注台湾议题时也有不少犹豫。George认识一位投资移民，刚到台湾时很认真读新闻，

会自发在脸书上分享、评论。不过后来，他本来以为会顺利通过的投资移民申请，因为一些商业运作的细

节，遭到官方质疑和不断展延，一直收到“暂时不予许可”。

几次下来，这位移民现在已经不太有心力放在社会议题，现在更关心“投资应该怎么做”，才能让自己安顿

下来。

跟Patricia一同在港人组织工作的William说，这样的案例其实很常见，主要是制度的因素——台湾移民署

对于投资的审查很严格，他们认为过程充斥“潜规则”，陆委会（按：行政院大陆委员会，在台湾处理中国

大陆和香港、澳门事务的政府单位）的官员经常也说不清楚。

他指，协助在台港人的组织于2022年，终于邀请到内政部移民署的中阶官员座谈，才从官员口中得知有些

原因会影响审批，比如：有些人会被认为有国安疑虑，遭到比较严格的审查，像是曾经在有公家色彩的地

方任职，但这也没有明确标准——在港铁上过班算不算？在医院呢？大学呢？香港的大学几乎都有拿政府

的资金，而香港的大部分医院也都在医管局体系之下，广义来说都是“公务机关”。



2022年11月12日，台北，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在凯道举行造势活动。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
许多港人处在身分不安定的状态，这指的不只是等待，而是开始觉得“自己是否根本拿不到身分”，眼看着

英国和加拿大的援助港人计划，会不断地想选择台湾是否错误、是不是该趁早去别的国家试试，满脑子“不

知道自己来这里干嘛”的不安与怨怼。

这正是许多在台港人感到最难发声的议题——与自己最切身的议题。念文科的Ginny就提到，“在台港人过

得好吗？”这个问题，往往是最“尴尬”、最难回答的，因为一旦说起制度上哪里不够友善、甚至不够习惯，

都会很担心自己被台湾人觉得嫌东嫌西。George也有同样观察，他说其实香港人也对“好移民”的标签很敏

感，毕竟香港前阵子也有讨论过类似的议题，今天换到自己移民异地，也很怕被认为不知感恩。

他印象尤其深刻的事情，是香港演员王喜入境台湾，高调批评检疫政策，抱怨自己快筛时被戳到流血。这

件事情在群组里曾引起港人一阵紧张，担心这样的事件，会让香港人在台形象变差。这些在台港人对于印

象的顾忌，让他们有时不敢多讲一些什么。

叠加于这些“不敢多说”之上，更有一些在台港人觉得，自己说话反正没人要听，何必多说。Sam印象最深

刻的是，民进党政府本来有意放宽港人移民台湾的政策，但却遭到民进党立委、因为补选而战功彪炳的林

静仪等人反对，认为会带来国安疑虑。



在台港人Sam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Sam认为，大家也都同意国安很重要、一些审查是必须的。但对于林质疑国安法实施、国民教育等是否已

对香港学生造成思想影响的说法，他觉得很荒谬，但却又觉得无法反击——对方是立委，还是刚补选上的

立委，“你有什么声量、空间可以说他们不是”。Sam语带无奈地说，像这样的议题，就不是自己能发声的

了。

这种无法回嘴的经验，也让他想起香港前特首林郑月娥指抗争年轻人 “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”，

好像自己就被认为在这个社会没有位置、没有发声的空间。

关心香港，但并不容易 


许多在台港人都会说，香港永远是他们第一个家，永远是他们会关心的社会。 


这些在台港人持续以办活动、写文章等方式关注香港，目标的读者有时是台湾人、有时是在台港人。比如

前阵子网上在讨论台湾人使用中国大陆用语时，Sam就在分享了香港的例子：“沙田区”现在被一些人说成

“沙田片”，跟台湾的读者讨论。

关心台湾议题与关心香港议题并不互斥 甚至可能有相辅相成的效果 Patricia就提到 她身边的 些香港



关心台湾议题与关心香港议题并不互斥，甚至可能有相辅相成的效果。Patricia就提到，她身边的一些香港

人，有时被台湾人问及香港的经验，惊觉自己还不够认识香港社会，因此回过头来去搜寻关于香港的资

讯。

这或许听起来像是一个理想的故事：台湾是一个比较“自由”的地方，在台港人可以两边都尽情关心。但实

际上，状况并非如此理想，许多在台港人都说，在此刻，关注香港议题、持续为香港议题发声并没有那么

容易。

2023年6月4日，台北中正纪念堂，六四34周年悼念晚会。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
最直接的因素，就是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实行，对很多人来说，即使来到台湾仍有威胁——有些人仍有在香

港的亲戚，害怕他们受到牵连。何况台湾取得的身分法制，有一些困难的条件，比如工资须达基本薪资两

倍——对一名台湾文科毕业生而言，要找到薪资在5.2万台币以上的工作并不容易，在25至29岁的人之

间，等于要赢过七成以上的同龄者。

加上许多暧昧模糊的地方，多数在台港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在台湾久待。一些报导已经提到，部分港人

“二次移民”，陆续转移到英国或加拿大；而那些仍留在台湾的港人也担心，万一移民申请被驳回，他们必

须回到香港；近年他们在台湾的发声，也可能成为“犯罪证据”。2023年三月，在日本留学的香港学生袁静

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220531-hongkong-taiwan-immigration-wave/


婷被捕，就是以她身在日本时的网上言行为证据，更让一些在台港人相当恐惧。

有些人甚至担心，万一中国国民党执政，港人移民台湾的前景，会不会一夕之间全部翻盘——目前台湾政

府手上掌握了他们各种资料，尤其以专案身分到台湾的人，需要提交在香港参与社运的资料、返港风险的

佐证；他们担心国民党执政、将这些资料转交给中国，自己将陷入危险。

Connie就说，有些港人心里还带着“可能要回香港”的想法，因此当她和伙伴在台北西门举办声援民主派47

人的活动时，在脸书上转发的人比较多，其中一些人甚至是用化名帐号，但实际到场的港人却很少。

George也提到，这样的顾虑，也让他只敢跟比较熟识的朋友谈香港问题，以免被出卖。

但还有一些因素，是比较幽微的：George提到身边的香港人可能因为创伤的经验，“在情绪上还没准备好”

要谈香港的问题。Ginny在大学里有一名来自香港的学妹，听到老师在上课时讲述“后殖民”的概念，提到

香港的例子，就突然崩溃痛哭。在老师的介绍下，Ginny和那位学妹相约吃饭，才知道学妹完全无法碰触

任何跟香港有关的主题，自从在台湾看了《时代革命》的纪录片之后，“整个人变得很忧郁”，其他人提议

去看《忧郁之岛》、《少年》，她都说在情绪上完全无法负荷，是一个“太过overwhelming的事情”。

Ginny观察其他的一些朋友，虽然没有像学妹那么严重，但遇到香港的事情，有时也会想要“推开”。比

如，当她们看到今年香港五一劳动节，五一游行申请人、前职工盟主席黄迺元一度失踪，后来出现时指已

撤回申请，很多朋友聊天时还是会提到事件，但只是点到为止，总以“是这样”、“对呀”带开。她认为，背

后的原因是因为讲了只会感觉“更丧气”——毕竟，还能做什么呢？

除了创伤与无力之外，因为大家离开香港了，有些人会自我怀疑还有没有“资格”谈香港。William举例，移

民台湾的香港资深传媒人萧若元称“香港电影已死”，被一些香港网友批评。当时，William于在台港人的群

组中，看到类似的自我质疑：都已经离开香港、不是在香港当地努力的人，还有资格评论香港吗？



目前在花莲生活的香港作家梁莉姿。

作家梁莉姿目前在花莲生活，她自陈是为了更好的写作环境而来到台湾。她提到另一个与台湾人交流时特

别明显的感受——当要说香港的议题时，但不知道从何讲起。她解释，很多台湾人出于素朴的关心与同仇

敌忾，也会说“香港加油”，但这种善意有时反而让她很难谈得更深。

她印象很深的一次，是曾有台湾人主动跑来找她，说：“我知道你们香港好惨！你知道香港犯人被抓起来都

已经被运到中国杀死了吗？”这显然不是事实，但这时她却觉得难以多说什么。

她在新小说集《树的忧郁》写了一篇作品〈野猫〉，当中有几段情节改编自这样的经历——台湾室友问：

“所以警察真的会乱开枪吗？在街上？跑进店里？”——台湾人带着“温柔且显煞有介事的目光”，带着对于

“香港已经彻底沦陷”的想像来找她，经常让她觉得不想承认这样的想像，对话也难以继续下去。

小说里的角色只好“乖乖的，不多话”，“像他为妳拉开车门时，妳便应坐进去”。 


“没有settle down，就不会投入很多” 


即使生活并不紧张、社区里没有怨怼，总不是每个人都真的能那么投入公共事务。每一个受访者，也都认

识几个“不管这些事”的在台港人。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比较功利，只想顾自己，Sam的观察是，“没有

settle down，就不会投入很多在这里”——因为没有安定感，所以很难长出归属感。

台湾的社群网路上也不时会出现“香港人就是中共同路人”之类的言论，或是其他不友善的言论。于在台港

人组织工作的Patricia观察，这对一些在台港人也是很大的打击，很容易让他们觉得自己不该多说话。那

么，为什么一些在台港人，还是会愿意在台湾去参与香港和台湾的社会事务？

Patricia分析，一大关键仍是朋友。她接触到一些在台港人，身边台湾朋友比较少，就更容易用这些网友的

声音概括台湾人的意见，觉得台湾人都对自己有敌意，因此更不敢多说什么。而这又陷入了恶性的循环，

感到孤单的港人，不但会更封闭、更对台湾没有归属感，觉得台湾人都不喜欢香港人，人际关系也更限



缩，只会跟三两个熟识的港人朋友彼此吐苦水。

她认为，如果一个在台港人身边有比较多台湾朋友，平常会一起吃饭、一起玩，他们就会意识到还是有不

少友善的台湾人。

目前在花莲生活的香港作家梁莉姿。

这些在台湾没有公民身分、但对社会事务非常积极的在台港人，他们不但继续为香港做倡议，也关注台湾

的社会。在Ginny的观察中，现在很多在台港人，之所以关心台湾的各种议题，不是因为“确定能待下来”

才开始，也不是“为了待下来”才做，而是“因为想在这里待下去”，觉得要真正在台湾发展自己的生活。

但不是每个人来了之后，都能有足够的安定感，跟自己说“我想待下来”——他们经常关切一些议题，但有

没有朋友引导他们认识台湾，让他们感到台湾有人关心他们？制度上，当他们不断感受到生存的急迫与不

确定，又怎样安定下来？许多在台港人心中的疑问，仍然尚待发掘和回答。

（尊重受访者意愿，文中Ginny、Connie、Sam、George、Patricia、William皆为化名。）




